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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庄社区居民 钟义可

早晨，我坐在一路前行的车上。透过车窗，我看
到前面的跑道上尘土飞扬的，在那尘土营造的氛围
中，一件红马甲出现在视线中。当车跑近时，我看到，
原来这红马甲出自一身材娇小的中年女子身上。
此刻，她手中正挥动着一把大竹扫帚在努力地

清扫着路面。这撒了一路的沙土石子，是昨夜那些违
法运输者留下的“杰作”，但无论事出何因，这散落一
路的沙石总得有人去清理。
“嚓、嚓、嚓……”她挥动着扫帚，一下一下专心
致志地一路向前。看这么一把大扫帚，握在这娇小的女
子手中似乎有些不太协调，这不禁让人替她担心起来。
然而，这种担心却又是多余的。
“嚓、嚓、嚓……”这扫帚挥动在她手中，如同施
展魔法般伸展自如。在扫帚的起起落落中，这红马甲
的身后已呈现出一派清爽洁净的路面。
“嚓、嚓、嚓……”这伸展自如的大扫帚在与路面
的瞬间接触中，却也掷地有声。
她正专心努力地一路向前作业时，却突地来了

一阵狂风，这风中挟带着一股沙尘向她迎面扑去，她
趔趄了一下，像是有点儿要倒下去的样子。然而，她
却又顽强地直起了腰杆，作少时喘息后，便又继续挥
起扫帚一路扫过去。面对这阵狂风的打压，她依然专
心致志，奋力向前。她扫着，扫着，一路向前扫过
去……
面对这柔弱女子的顽强精神，我们坐在车里的

几位在转脸向她投去赞赏眼光的同时，又转回脸来
相视一笑。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仰。
车在继续前行中离那儿越来越远了。
当我再一次转脸回望，去寻找那红马甲时，隐约

中却只看到一个小红点儿在那儿一晃一晃的；渐渐
地那小红点儿也在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纵然是这
样，那娇小的身躯却在我的印象中变得愈加高大起来。
而，那红马甲亦在我的记忆里愈加的鲜艳夺目。

公路上的红马甲

□沙子口街道居民 王明伦

在被风尘侠道丘处机誉为“群峰削蜡
几千仞，乱石穿空一万株”的崂山，海拔不
足百米的“陡阡”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道岭。
当数百年前远道而来的移民们攀上这座山
口时，千里迢迢的奔波早已让大家筋疲力
尽，他们突然发现群山环抱之中有一片水
土丰饶的洼地，于是便决定留在此处。“山
本陡峭，又处交通要冲，益显其陡”，陡阡的
名称，即从那时传播开来。
陡阡附近的山峰既不高大亦不险峻，

也没任何庙宇或遗迹，但因扼守着由城区
进山的通道而广为人知。山口迤西是一道
绵延的山谷，随着人流的频繁出入而终辟
为通衢大道。直到现在，由青岛市区去崂山
东南麓游览者必经此前往。山包前的那个
隘口也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要地。然
山里边既无良田又无城池，零星散布着几
个村落，山民们依靠耕种点山岭薄地，砍柴
烧炭度日糊口。所以，这个看似十分重要的
隘口便失去了战略意义。自古至今数百年
间，不管岁月如何流逝，朝代怎样变迁，曾
无任何州府设置关卡，在此驻扎一兵一卒。
倒是慌乱年代里偶有恶人在此“断道”。由
于隘口位于高处，前后均为陡坡，曾有劫匪
于月黑风高之夜，在路旁行道树间扯起一

道绳索，夜行者到了绳索前立
马就会被绊倒，劫匪趁机上去
抢劫，然后携赃物沿山中小路

逃之夭夭……一段时间闹得人心惶惶，无
人敢从此独行，虽不至于像水浒传中的景
阳岗那样贴有官府告示，但走夜路的人们
均心照不宣地结伴同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段路曾屡次

拓宽，每拓宽一次，隘口就降低几米，而山
下洼地里的房舍却在一天天增高，而且由
昔日灰黑色的麦草房顶逐渐演变成红瓦屋
面。这些红色的屋面就像锈渍一样慢慢侵
袭，致使曾经遮满村庄的果树一步步退却，
终于不见了踪影。如今，要想去寻找曾经闻
名遐迩花开如云的“梨雪”胜景，只有去翻
看古人的游记了。
抗战时期，当地的抗日武装曾在村子

附近山上设信号树和狼烟燃放点，进山扫
荡的日本鬼子刚登上这个山口，便会被在
远处瞭望的值更者发现，于是树倒烟起，驻
守在村子里的游击队即逃之夭夭，遁入深
山隐匿起来。鬼子每每气急败坏，却又无可
奈何，因为陡阡口是进山的唯一路径。
陡阡的北坡上从前住着一户人家，几

亩坡地和一口水井使他们一直在此生活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们迁走后那
栋房屋成了生产队里的果园屋。附近长有
一种在当地罕见的栲栳树，土名“布篓子
叶”，它那形如手掌的叶片可以用来包粽
子。煮熟后，叶子的清香进入米中，吃起来
别有风味。有次我跟随父亲去果园玩的时
候曾采回几片，结果自小在山中长大的同
学们竟无人认识。后来那座山谷因风水颇
佳，被村人辟为墓地，时过境迁，虽然山坡
上的松树已长得遮天蔽日，但昔日的果树
已被一个个圆锥形的坟头所替代。曾经长
满各种稼禾的梯田里竖起一座座豪华气派的
花岗岩墓碑。当年父亲曾领着我在里面吃饭
休息过的那座房子因久无人居，早已坍塌，只
余几堵残垣断壁。那眼水井也已干涸，井壁
上的苔藓如绽裂的老树皮。曾在井边四处

跳跃鸣叫的蛙们，不知是否也早已化为亡
魂在此安息？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山下的村子已从

小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曾作为庄户人家
一年四季烧禾的山草和树枝就像那些被遗
忘在沙滩上的破舢板一样再也无人问津。这
些肆意生长的草木渐渐将昔日清晰的山径
遮掩覆盖，林荫深处变成了鸟兽虫豸们的乐
园。因为树青石峻，相邻的那条深涧被人慧
眼相中，制作出一些假山假树将涧口一封，
辟为生态公园。里面豢养上动物飞禽，每日
里竟游客盈门。逝去的先人们有如此热闹
的景点相伴，想来在地下也不会寂寞吧。
陡阡的南侧昔日也曾有一户人家，不

过那是很久远的事了。南侧山坡松茂林密，
野狐成群，据称很有灵性。虽没建有狐仙庙，
但这户人家的老太太却常被“狐仙”附体，久
而久之声名远播，方圆几十里的山民遇到难
以解除的病痛，都抱着“宁肯信其有，不肯信
其无”的心态前去求助，据称很多人因此而
解除了魔障。后来这户人家迁回了山下村
子，狐仙之说也随之销声匿迹。不过事情过
去数十年后，这一传言又重新抬头。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当地政府在山顶修建了一座电
视差转台，看守者是两个老头儿，闲来无事，
他们就在山坡上拴铁丝扣吊兔子，为此管理
部门的那帮人三天两头扛着啤酒往山上跑，
为的就是去吃那碗兔子肉。不过后来两个老
头儿却突然金盆洗手了，究其原因，两人均
缄默不语，其表情是一幅天机不可泄露的样
子。有知情者称，两人因误伤“狐仙”而遭到
报应，故再也不敢杀生了。十余年后，差转台
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类似传说亦再无延续。
如今对面盖起了高及山顶的楼宇，松林间
矗起了银光闪闪的高压线铁塔，无处不在
的电磁波也许早已将“狐仙”逼往他乡。而
“陡阡”这个名字，也如同那些正在消失的
村庄一样，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海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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